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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草原的原生态叙事
——苏和诗集《白马，白月亮》赏析

●田勇

英雄常无名  界碑立尊严
——评杨楣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界碑》

●杨塔娜  李树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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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吉·原野是一位难以
被简单归类的散文家，与歌手
腾格尔、画家朝戈并称“草原三
剑客”的他，从1981年开始发表
作品至今，已出版 90 多部作品
集。8 年前我开始接触他的作
品，当时是从阅读他的散文开
始的。2018年，他的散文集《流
水似的走马》荣获第七届鲁迅
文学奖，授奖辞称其“将茫茫草
原化为灵魂的前世今生”。然
而，若仅以“草原作家”的标签
来框定他，便错失了他散文世
界中更为丰饶的风景。鲍尔
吉·原野的散文，恰如草原清晨
草叶上的一颗露珠——晶莹剔
透，却映照出整个天地的辽阔
与深邃。

朴素之美

鲍尔吉·原野散文最鲜明
的特质，是一种“隐于朴素的大
美”。有评论家精辟地指出，他
的散文世界“告别了词藻的魅
惑，也远离着技巧的装饰，甚至
放弃了常见的经典开发和讨巧
的知识援引，它只是将生活的
原生情境和生命的寻常形态展
示给你”。这种朴素绝非贫乏，
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

他的散文是“短小、明快和
温情的”，既有“对自然界万事
万物的速写，也有对人世间大
小事务的思辨”。读他的文字，
常让人想起老子“大音希声，大
象无形”的名言。那些看似平
淡的篇章，却“足以让你体验到
性情的愉悦和精神的豁朗，体
验到艺术欣赏的如饮琼浆和如
沐春风”。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散文中
独特的幽默品质。不同于常见
的插科打诨，鲍尔吉·原野的幽
默“呈现出亲切、机俏、含蓄的特点”。无论是写一只叫“王
三”的鸟，还是记录草原上垛干草的劳动场景，他总能以轻
松的调子写出生活的本真。这种幽默“有足够的力量吸引
我们沉浸其中，微笑着面对尘世悲喜和人生得失”——它不
是逃避，而是一种更深沉的面对。

万物有灵

如果说朴素与幽默是鲍尔吉·原野散文的风格底色，那
么“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则是其精神内核。他的散文中，大
自然从来不是背景板，而是真正的主角。

读他的作品，能感受到一种“露水般晶莹的质感”。无
论是《草木山河》中的一草一木，还是《掌心化雪》里的一片
雪花，在他的笔下都获得了生命。他写麻雀飞进楼道迷路，
为帮它脱身，“从三楼开始撒小米到二楼”；麻雀飞走后，他
又“把小米沿着屋檐撒了一溜儿”，说是“给麻雀搞一些明天
的早茶”。这样的细节，若非心底存着对万物深切的悲悯，
断然写不出来。

评论界称他“如同法布尔的细致耐心，甚至如达尔文般
堪称博物学家”。但他与科学观察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自
己“看作它们的伙伴朋友，与它们同喜同悲”。蒙古族传统
的生态智慧深深浸润着他的创作——他认为“污染河水、毁
伤草木是罪孽”。这种敬畏生命的意识，使他的散文超越了
单纯的自然书写，而成为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性表达。

近年来，他更是创作了《万物笔迹》等书信体散文，让
“喜鹊、灰尘、马镫、麦穗鱼、羊羔、马头琴”纷纷提笔写信。
这种“在拟人化的絮语中构建起万物有灵的叙事宇宙”的写
法，将他的自然观推向了新的高度。

诗性语言

作为一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将汉语的美学发挥到了
极致”。他有一句著名的话：“语言！除了语言，作家一无所
有，当你用优美、准确、生动、幽默的语言与读者交流时，你
才获得文学人活下去的理由。”

单看他给文章起的题目，就能领略其语言之美：《河流
没有影子》《群星的呼喊》《月亮从来就没穿过衣裳》《谁在夜
空上写字》《夜空栽满闪电的树林》——每一句都是一首诗。
他“善于运用多重修辞手法，特别是比喻、拟人等手法令其
文本充满诗意和童话色彩”。比如他写：“天上的花卉见到
哪个地方好，就飘下来呆一夏天。”这样的句子，既有孩童般
的天真，又有诗人般的灵性。

他的语言“不尚雕琢，不事斧凿，一任笔墨做自然复自
由的流淌”，却“让人感到平淡之中寓深味，随意里边含功
力”。这种举重若轻的语言功夫，使他笔下的草原既真实可
触，又充满诗意——那不仅是一片地理上的草原，更是一个
用汉语重新建构的精神故乡。

精神原乡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最终无法绕开“草原”二字。值得
注意的是，他笔下的草原并非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想象。《流
水似的走马》“写出了原始、朴素、谦恭、厚道所经历的悲喜
交加和生活的艰难”。他“以在场的写作让草原和草原上的
生活变得完整起来”——既有骏马奔腾的壮美，也有垛干草
时的汗水和辛劳。

他曾在获奖感言中动情地说，在牧区采访时“被牧民们
的善良、诚实和单纯打动，觉得搜集素材很可耻，索性扔掉
采访本，跟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是露珠，映照着整个草原；是盐
粒，凝结着大地的味道；是流水似的走马，轻盈而有力地在
文学的草原上奔驰。在喧嚣的时代里，他的文字如一脉清
泉，提醒我们：山河还在，温柔还在，那些值得我们珍视的东
西，从来都没有消失。而他本人，正如他笔下那个在旷野星
空下倾听万物歌唱的赤子，用朴素而深邃的文字，为散文开
辟了一片独一无二的风景。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诗人苏和的诗集《白马，白
月亮》透着草原鲜活的气息，这位在检
察系统工作的诗人，用他拙朴、淳厚的
笔触，向我们展示了辽阔的草原、温情
的草原。原生态，是我阅读诗集的第
一感觉。自然场景的原生态，生活习
俗的原生态，以及精神心灵场域的原
生态，无不展现出质朴真诚温情的特
质。

苏和的诗歌语言拙朴、淳厚，大多
采用白描笔法，整部诗集有着“纪实
体”诗歌的特点，即诗人真实还原了草
原生活的本质。诗人通过细致入微的
描绘，将故乡乌珠穆沁草原地缘生活
与生命符号和盘托出，真诚记录。诗
人笔下醒目的蒙古族地域文化图景，
极具冲击力。

诗人通过挖掘内蒙古地方风土人
情、方言俚语以及历史传说，打破了传
统诗歌题材的同质化，赋予了诗歌独
特的艺术魅力。

《白马，白月亮》一诗，也是整部诗
集的名字。而白马、白月亮是核心意
象，它们在整部诗集中的多首诗歌中
也多次出现。二者透出的神秘、神圣
的气息，也包含诗人的情感投射。它
们是苏和对草原故乡炽热情感的象
征。与诗集里其他诗歌的粗犷相比，
这首诗歌语言细腻温润，极富线条感，
它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整部诗集。

苏和运用纪实体诗歌的特点，面
对耳鬓厮磨几十年的故乡，用真诚深
挚的笔触，诠释了草原地域文化的内
涵，而他诗中斑斓的意象，为他的“精
神还乡”提供了多姿多彩的视角。

《挤牛奶》一诗，温馨动人，画面感
十足，黄昏、落日、黄油、奶茶碗，花牛
犊、母牛，构成了一幅色彩明快，线条
清晰的油画，苏和用三言两语便描绘

出一幅热气腾腾的草原暮色图。
《蒙古包的门》一诗中，诗人以写

实手法，道出了蒙古族人质朴融洽的
人际关系，而一扇不设防的门，成为这
种淳朴人际关系的镜像折射。

而《勒勒车轮》一诗，将时光流逝
放在一架勒勒车上再现。勒勒车，被
诗人赋予了人格化的情感与思绪。草
原精神生活的富足与辽阔，滚动的勒
勒车轮，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诗人故乡
的别样风貌。

《最美不过额吉那首“劝奶歌”》一
诗完成了一曲动人的歌吟，诗人的悲
悯，诗歌里母性的光辉，都让人印象深
刻。

诗集《白马，白月亮》有一种游吟、
传奇特质，这与蒙古族早先的游牧生
活息息相关。苏和的诗歌，像蒙古族
的呼麦，深沉悠远，他像一个谙熟草原
传统，草原历史的艺人，用简单质朴的
诗文，却发出了多声部的歌唱。其中
的低声部低沉雄浑，而高声部则高亢
清亮，《白马，白月亮》中多数诗歌也有
马头琴的音色，曲折回旋而富有深情。

这部作品里的诗歌，是诗人个人
史、生活史、心灵史的记录。他的诗歌
具有强烈的时空对比，而这种时空对
比令整部诗集形成了苍劲粗粝厚重的
审美风格。

《爷爷三次卖马》，是苏和家族史
的一部分。三次卖马，都凸显了马的
象征性，它已不再是简单的牲畜，而是
草原人内心的一种图腾，是生命观照
意识的体现，它超越了普通的人与马
关系，而抵达了一种神圣的诗意境界。

而《草原检察记忆》一诗，更是苏
和的成长史与回忆录。他的诗性思
考，不仅仅是关涉个体的记忆，更关涉
检察系统与故土大地不可分割的关

系。
时空意识同时彰显了诗人的开阔

视野，而诗集《白马，白月亮》中，无论
生活场景再现，还是时光流逝的追忆，
都离不开故土情结这滚烫的初心。其
中苏和在《蒙古包，手握的一只螺》一
诗中，表现出的那种对故土魂牵梦萦
的情怀令人动容。

苏和在日常生活叙事中，注重细
节的捕捉，意象的重构，以及视角的灵
活转换，他能将内心的情感精准地投
射于描绘的事物中，而且他的叙事诗
歌语言浅显通透、节奏舒缓、口语化，
却时时透出一种别样气质，这是一种
耐人寻味的现象。

苏和的诗歌，有一种“绘画体”特
点，即他笔下描绘的事物，都有清晰的
线条感、色彩感，以及摄影镜头般的景
深感。当然，他对故乡乌珠穆沁草原
的深沉情感，是他所有诗歌的压舱石。

《一枚太阳》一诗中，苏和写出了
近景里的一座敖包，一位躺在山坡的
牧羊人，同时写了远景的勒勒车与蒙
古包，这种白描笔法，体现出诗人朴素
的诗意建构策略。

放牧，是草原生活的一种常态，其
中《寂静》一诗中 ，给我们描绘出了雪
地草原努力寻草的羊，天空盘旋的鹰
以及雪地上奔跑的兔子，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画面组合，将辽阔雪地草原的
苍茫浩瀚，一并展现在我们面前。

《骨笛》一诗，通过描写牧马人吹
奏骨笛，将蒙古族家族传承，放牧的生
活图景，展示在我们面前。

马是苏和钟情的意象，诗集中有
很多首诗歌提及了马，尤其是白马，如

《一匹白马，一枚银色的箭》一诗，他把
自己视作一匹白马，视作他生命中射
出的银色的箭。马的悲喜，就是自己

的悲喜，白马还是自己家族史的一部
分，诗人通过写白马替爷爷替父亲活
着，写出了家族的精神传承，写出了白
马与家族血浓于水的情感底色。

诗歌《走笔乌拉盖河》则全方位从
自然角度，讴歌了草原母亲河，它展示
出诗人对故乡乌珠穆沁草原的激情。

总之，诗集《白马，白月亮》有着纪
实体诗歌的特质，苏和的诗歌有着拙
朴、粗粝、辽阔、苍劲、淳厚的审美风
格，而时空意识，“绘画体”诗歌特点，
又令苏和的诗形象立体，描绘出一道
道草原地域文化亮丽的风景线。苏和
心中浓郁的达观意识，构筑成他“精神
还乡”的内涵与实质。苏和用白马、白
月亮等原生态的譬喻，体现出了在现
实当下，对荷尔德林所言的“诗意地栖
居”的坚守。

入选 2025 年度“内蒙古好书”的长
篇报告文学《生命界碑》，是在内蒙古出
版集团各出版社面世的 2830 种图书及
电 子 出 版 物 中 脱 颖 而 出 的 。 醒 目 的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让我们不禁
敬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一个
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故事，一个时
代还造就一个时代的读者。少年儿童，
准确的目标定位，是作者与出版者联手
把握当下不同年龄、职业、地位、文化层
次的读者，对时代读物期盼的不同特点
所为，并且默默地将一部 23 万字的长篇
报告文学，融入“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
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知道吗，在内蒙古军区八千多里的
边防线上，三角山哨所距离军区机关最
远。”这是新婚不久的戍边军人李相恩带
着妻子郭凤荣在哨所前指着远处的界河
说的话。

四十多年过去，一位女作家，用双
脚、双耳、双眼、双手的“具身体验”，成就
了一本书《生命界碑》，将时间和空间在
文字和细节中向我们拉近、再拉近，感人
至深。

界碑，是地理的标识。国际界碑，则
是见证历史事件、浸透戍边人血汗、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的丰碑。报告文学的可

贵，既要大事不虚，又要小事栩栩。这对
12 年深入生活、追踪还原 57 位边防官兵
的女性作家，格外不易。

杨楣做到了。
读着文字，通感联想油然而生。
缺水，是的，像乌兰布和沙漠深处一

样，高山哨卡四季缺水。联想到内蒙古
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只有跪在沙子上，用
力扒开浮沙，拉水的人力车才能向前挪
动几厘米，李相恩带领战士冬天取冰之
险、用水之难，已非“感同身受”，而是同
甘共苦。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无论何
时何地，抢险都是天职。1984 年 5 月 30
日黄昏，“桃花汛”期的哈拉哈河水位暴
涨，威胁生命。巡逻归途，李相恩“为确
保战士们的安全，他决定先下河探路
……行至河心，跟随其后的战士杨白乙
拉脚下突然一滑，瞬间被激流卷倒。‘抓
紧我’，李相恩大吼一声，奋力抓住杨白
乙拉，用肩膀抵住他的后背，拼命将他向
岸边推去……直到耗尽最后一丝力气。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更大的浪头打过
来，李相恩被卷入汹涌的洪流中，转眼间
消失不见了。”

此后，有中国华表奖获奖影片《守望
相思树》、音乐剧《相思树》等相继面世，
成就斐然。然而，在了解英雄李相恩事
迹的同时，人们会换位思考吗？毕竟，李
连长牺牲时，唯一的儿子才两岁，父母年
迈多病，家里的日子怎么过？

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突发灾难
面前，郭凤荣，这位了不起的军嫂，用坚
强，用爱，克服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历经漫长的 26 年，完成了作为母亲
和儿媳应尽的责任。一边是家人急切的
需要，一边是工作迫切的召唤，我们在现
实中都难免遇到“两难选择”的痛苦，郭
凤荣硬是扛了过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
刻。

缺水，抢险，坚强，作者用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事件和人物，融为艺术的“活
水”，浇灌着那棵挺立在 536 号界碑不远
处生机勃勃的“相思树”，也引导读者不
断感悟：“英雄，绝非历史长廊中可有可
无的摆设”的深刻内涵。

报告文学求“真”，更求“情”。
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

恶”的率真与责任心，书写符合生活真

实、时代发展逻辑与情感逻辑，是杨楣对
少年儿童负责任的初心和笔墨硬核。在

《生命界碑》诸多人物与事迹中，父子情、
兄弟情、夫妻情、战友情、军民情、邻里
情，不一而足。所有情感大聚大合的是
守土有责的“家国情怀”。

相关调研结果显示，少儿普遍喜欢
的书籍首先是漫画类：科普漫画、历史漫
画、幽默漫画；其次是以讲故事为主的文
学类：奇幻与冒险故事、校园故事、侦探
与推理故事；同时还有知识科普与百科
类：趣味科普读物、学科启蒙读物、自然
与百科读物。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的
文化远见就在于不为讨巧、不为媚俗、不
为利益，讲好祖国正北方边疆普通人的
普通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界碑有
尊严、有光芒。

为此，杨楣没有借破获杀害 4 名少
年的惊天大案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而是
淡淡一笔，把边防警察冒着生命危险扫
黑除恶的壮举纳入日常，令人敬佩又令
人感念。

界碑，是深深栽入地下的，夯实的泥
土见证过历史变幻、血雨腥风。当 1962
年有了 536 号界碑，不可撼动的力量是
扎根在这里或驻扎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自
觉自信的凝聚。

《生命界碑》，不仅记述戍边官兵，也
被护边员所感动。年届七旬的老护边员
王玉发在履行职责的途中，不仅多次协
助边防军捕获越境人员，多次帮牧民找
回丢失的牛群，还会努力救助困境中的
野生动物。有一次，在巡边路上遭遇狼
群，坐骑一急之下丢下主人独自跑回营
地。牧点上的羊倌得知“情况不妙带人
寻找，（我）才万幸躲过一劫。”犹如聊天
中说晚饭吃的是什么一般，王玉发言简
意赅的几个字，语速平缓，用词平实，杨
楣也不去细究，将其如实记述下来。而
没有细节的“细节”还原和情景想象却令
读者不寒而栗。

罕见的事，用平常的语态表述，是因
平常之心化解了罕见之事。当事者如
此，书写者亦如此。

当然，作者的诗化心态也是别有意
味的。语言细节、行为细节、心理细节，
真实而充满深情。

“晚安，臭小子！”“晚安，臭爸爸！”若
非有前面对戍边军人殷志国事迹的讲

述，读者怎能想到这是铁骨铮铮的军人
与儿子的对话。空间远隔，心灵相融。

母亲病危，驻守中缅边境的弟弟殷
志富肩负重任不能回家，得知消息的那
一刻，驻守在祖国边疆的殷志国“手中的
笔‘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眼眶瞬间湿
润。”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生活的真实
再现。

翻阅书中的章节题目，大有吸引人
之处：“冻死人山上的哨兵”“警营里的

‘Lucky’”“你守祖国南，我守祖国北”“26
年相思树，我的父母爱情”“李春华老人
画 500 颗红五星”“维和英雄：朝鲁门与
他的战友们”“雪城义警”“祖孙两代的护
边长歌”等等。进入具体的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原因叙述，有的却鲜见结果
——李相恩解救的杨白乙拉、屡建战功
的警犬“黑豹”、人口最多也最复杂的伊
尔施地区扫黑除恶的结局等。显然，这
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她不愿把话说尽的
良苦用心在于对话读者：“你希望这些
人、动物、事情的结局是什么？”把事实底
层逻辑生发的巨大想象空间，留给了读
者。

这 部 作 品 ，显 现 的 不 杜 撰 、不 浮
躁、不奢华的朴素心境，是以杨楣常年
深入边关体验生活为根基的。拒绝套
话、空话、大话，则是恳切之心、由衷之
情的结晶。其中，准确运用历史知识、
地理知识、专业术语、相关案件、可考
数据的写作，令人敬佩。体现的是作
者 下 功 夫 、下 苦 功 夫 、长 期 下 了 苦 功
夫，为祖国界碑旁无名有名的群体官
兵树碑立传的拳拳之心，读来亲切而
真诚。

由 此 ，读 者 会 感 悟 到 ：思 想 有 高
度、生活有深度、人性有温度、视野有
广度、情感有浓度，均从作者的笔下涓
涓流淌，令人不禁向往阿尔山深处那
条跨越古今的“不冻河”和四十载有余
的“相思树”。

文学品格 ，灵魂在于“气”——是
作者持之以恒跋山涉水走访当事人沉
淀的底气；不急躁、不玩花架子，是作
者对少年儿童如何健康成长的忧患意
识酿就的志气；在平凡人的平凡事中
仰视界碑挺拔的“中国人脊梁”，是作
者文化自信托举的骨气，也是一个文
化人应有的担当。

分分享悦读享悦读


